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猪屎苓与鸡屎苓的比较研究进展

刘幽言，李寿建，李兵，郭顺星
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，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）

摘要：猪苓为我国传统药用真菌，以菌核入药，根据菌核形态常将其分为猪屎苓和鸡屎苓。猪苓栽培依赖种苓无性繁殖，人们

对猪屎苓和鸡屎苓的认知不足往往造成苓种混杂，从而导致猪苓药材质量和产量不稳定，影响猪苓产业的健康发展。本文从

形态、品质、遗传和菌种栽培４个方面对猪屎苓和鸡屎苓进行了比较与综述。结果表明，虽然以菌核分支、表面特性等形态特
征区分猪屎苓与鸡屎苓具有一定的意义，但仍需要建立更科学的分类标准；传统认为猪屎苓质量优于鸡屎苓的观点缺乏科学

性，需进行更系统的评价；猪苓菌核形态的差异可能是由遗传、地理、环境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；猪苓菌种栽培形成菌

核关键技术还未完全突破，鸡屎苓菌株可能更具有开展菌种栽培的潜力。猪屎苓和鸡屎苓在这４个方面均存在差异，从不同
角度对猪苓进行系统分析，对于评估猪苓资源并实现其价值的最大化具有重要意义。

关键词：猪苓；菌核；品质；遗传多样性；菌种栽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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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猪苓是多孔菌科真菌猪苓［Ｐｏｌｙｐｏｒｕｓｕｍｂｅｌｌａｔｕｓ（Ｐｅｒｓ．）

Ｆｒｉｅｓ］的干燥菌核［１］，具有利水渗湿等功效。猪苓之名源于

其形似猪屎的外观，首次记载于《神农本草经》［２］：“猪苓，一

名蕏猪矢，味甘平，生山谷。”明代李时珍［３］的《本草纲目》中

解释了“苓”字的用意，“猪屎曰零，即苓字，其块零落而下故

也”，取“其块零落而下”之意，称猪屎为“零”，而“零”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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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苓”通用，所以称为“猪苓”。猪苓的别名如“野猪粪”“枫木

苓”“朱苓”等多与其形态特点、生长习性、方音讹传有关［４］，

自明清开始众多医家多沿用猪苓为其正名。而古籍记载猪

苓由“木之余气所结”［３］推测是指猪苓与蜜环菌间特殊的共

生关系。经典分类学将猪苓按菌核形态划分［５］，普遍认为体

形较大，表面光滑、形如猪屎的称为猪屎苓；体形较小，表面

多褶皱、形如鸡屎的为鸡屎苓，但目前还缺乏统一的判断

标准。

猪苓是我国重要的药用真菌之一，其菌核中含有多糖、

甾体、脂肪酸和多酚等多种化学成分，多糖和甾体为主要的

药效成分。猪苓多糖具有抗癌、抗病毒、增强免疫力和抗氧

化等多种功效，而甾体类化合物在利尿和肾脏保护方面发挥

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［６］。由于猪屎苓和鸡屎苓的判断以菌核

表观形态为主要依据，药农仅凭经验选择种苓进行人工栽培

往往造成苓种混杂。虽然猪苓菌核的形态遗传比较稳定［７］，

但生长速度、产量和质量有所差异，苓种混杂会导致猪苓药

材质量和产量不稳定，制约猪苓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。故

笔者拟从形态、品质、遗传和菌种栽培４个方面对猪屎苓和
鸡屎苓进行比较和综述，以促进对猪苓种质的全面了解，为

保护和充分利用猪苓种质资源，指导猪苓人工栽培和菌种选

育提供理论依据。

１　鸡屎苓和猪屎苓的差异指标
在实际生产中，药农常根据菌核形态特征将猪苓划分为

猪屎苓、鸡屎苓（也称鸡爪苓）［７］、康巴苓［８］、铁蛋苓（也称铁

蛋猪屎苓）［８９］和马屎苓［１０］等，其中以猪屎苓和鸡屎苓最为

常见和具有代表性。人工栽培猪苓早期，学者以产量区分猪

屎苓和鸡屎苓。母猪窝苓，产量大，每窝可挖几十斤；鸡窝

苓，产量小，每窝只能挖几斤［１１］，推测母猪窝苓就是常说的

猪屎苓，鸡窝苓就是鸡屎苓。研究者在产量的基础上增加了

对猪屎苓和鸡屎苓的体型大小和均匀程度的考究，认为猪屎

苓块大、分布不均、大小不等、产量高，多的猪屎苓窝可产

４０ｋｇ以上；而鸡屎苓的块小、分布均匀、大小基本相等、产量
低，最多的鸡屎苓窝不超过５ｋｇ［１２］。根据Ｙａｎｇ等［１３］的市场

调查，鸡屎苓的市场流通量远低于猪屎苓，１５４个商家的猪苓
药材中猪屎苓占到９６７５％，而鸡屎苓仅占３２５％且均为野
生猪苓。

此后学者们主要从分枝、表面光滑程度以及形状３个方
面对猪屎苓和鸡屎苓进行描述。猪屎苓分枝小，粗壮而

短［１４１５］，表面较光滑［１６］，有瘤状突起［１５］；鸡屎苓分枝多且较

细［１４，１６］，表面褶皱明显，凹陷深［１５］。在形状方面，研究者普

遍认为长形块状［９］、瘤状［１７］、形如猪屎的为猪屎苓；条

状［１８］、片状［１９］、形如鸡屎的为鸡屎苓，典型的猪屎苓和鸡屎

苓的菌核形态见图１。也有学者提到猪屎苓和鸡屎苓的产地
和生长环境不同，华北、西北地区生长多为猪屎苓，东北长白

山区生长多为鸡屎苓［１９］；猪屎苓生长在肥沃的土壤中，而鸡

屎苓生长的土壤则更瘠薄。同一窝中两者可能同时存在，鸡

屎苓多分布在上层，猪屎苓多分布在下层［２０］。本研究根据

文献描述，将不同猪苓的差异进行了总结（表１）。

图１　典型猪屎苓和鸡屎苓菌核的形态

表１　猪屎苓和鸡屎苓的差异

指标　　 猪屎苓　　 鸡屎苓　　

形态［９，１７２０］ 猪屎状、瘤状、长形块状 鸡爪状、鸡屎状、条状、片

状、姜状、饼状

个头［１１］ 大 小

分枝［１４１６］ 分枝少、粗壮而短 分枝多且细

表面［１５１６］ 光滑，有瘤状突起 褶皱明显、凹陷深

产量［１１１２］ 高 低

土壤条件［２０］ 肥沃 贫瘠

同一窝中分布［２０］ 多分布在下层 多分布在上层

收购价格［７］ 高 低

市场流通量［１３］ 高 低

地域分布［１９］ 华北、西北地区居多 东北长白山区居多

菌种栽培潜能 鸡屎苓菌株可能更适宜用作菌种栽培猪苓

２　猪屎苓和鸡屎苓的质量差异
在传统中药材评估中，猪屎苓与鸡屎苓的质量评价标准

曾主要依赖于外观特征，皮黑肉白，块大体实，无沙石杂质者

为上品；皮不太黑，块小，烂碎，肉褐色，褶皱不紧者次之［２１］。

后人补充了猪苓佳品需新鲜健壮且具有弹性的描述［２２］，将

苓块大，表面黑色，质地坚实，肉质白色的猪苓划为甲级［２３］；

苓种小，表面灰色，苓体烂碎，褶皱不实，肉质褐色者划为

乙级［２３］。

随着检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，评价标准已经转变为以药

效成分如甾体化合物和多糖为依据。尽管普遍观点认为猪

屎苓的质量优于鸡屎苓［１６］，目前只有极少数文献对这两种

药材进行了明确的化学成分含量检测，且这些检测结果并不

能确切地证明两者的品质差异。Ｚｈｏｕ［１８］检测了１２个省区
３５批猪苓样品中５种甾酮化合物的含量，发现就同一产区而
言，猪屎苓和鸡屎苓的甾酮含量并无显著性差别，河南省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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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鸡屎苓样品的甾酮总含量高于３个猪屎苓样品的平均值，
陕西省２个鸡屎苓样品的甾酮总含量低于９个猪屎苓样品
的平均值。Ｘｉａ等［２４］采用 ＨＰＬＣ法和水提醇沉法测定了１７
批猪苓样品的麦角甾醇和多糖含量，结果显示，同一地区猪

屎苓的麦角甾醇和多糖含量普遍高于鸡屎苓，但四川省１个
野生鸡屎苓样品的多糖含量高于９个栽培猪屎苓的平均含
量，所以有学者认为不能仅根据外观形状判断猪苓药材的

品质［１４］。

陕西地区因其独特的自然条件，被广泛认可为猪苓的优

质产区，尤其是太白山区的猪苓，以其优良的品质受到业界

的广泛认可［２５］。Ｚｈｏｕ［２６］、Ｌｉ和 Ｌｉａｎｇ［２７］分别测得陕西宁强
和留坝的猪苓多糖含量最高。Ｚｈｏｕ［１８］利用 ＨＰＬＣ法测定不
同猪苓样品中５种甾酮类化合物含量以及对陕西产区的１１
批猪苓样品的指纹图谱相似度进行分析，结果显示，陕西产

区猪苓菌核质量好且稳定性高，这与 Ｚｈａｏ等［２８］和 Ｌｉ等［２９］

的实验结果一致。Ｇｕｏ等［３０３１］测得陕西猪苓饮片多糖含量

最高并且陕西猪苓药材的麦角甾醇、麦角甾４，６，８（１４），２２
四烯３酮及多糖含量普遍高于其他产地。尽管有个别报
道［３２］指出陕西地区存在一定量低于药典标准的不合格药

材，但这并不影响陕西作为猪苓优质产区的地位。然而，虽

然有个别文献［３１］表明吉林长春猪苓的总多糖含量高于其
他５个产区，目前尚未发现东北地区猪苓在甾体化合物或多
糖含量上普遍优于其他地区的科学记载。陕西等地多为猪

屎苓、东北等地多为鸡屎苓［１９］，所以认为猪屎苓的质量优于

鸡屎苓的假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。然而，鉴于目前文献中对

鸡屎苓样品的质量检测相对有限，这一假说的验证仍需更多

充分的实验数据和文献支持。

３　猪屎苓和鸡屎苓的遗传差异分析
种质资源是药材的生产源头，直接关系着药材产量和质

量。为了系统地评价猪苓种质资源，指导现存资源的保护和

利用，不同学者采用多种方法对猪苓遗传多样性进行了

研究。

目前，相关研究表明，不同形态的猪苓是同一个物种。

Ｃｈｅｎ等［３３］比较猪屎苓、鸡屎苓和铁蛋屎苓的酯酶（ＥＳＴ）同
工酶和过氧化酶（ＰＯＤ）同工酶，发现３种猪苓的ＥＳＴ同工酶
带的酶谱型完全相同，而 ＰＯＤ酶谱呈现 ３种谱型。根据
ＰＯＤ酶谱相似性指数聚类分析发现，猪屎苓与铁蛋猪屎苓聚
成一束，亲缘关系较近，鸡屎苓与其他两种猪苓的亲缘关系

相对较远，但三者在酶谱相似度指数大于０５的范围内仍聚
为一类，认为它们属同种。Ｌｉｕ等［９］分别扩增了猪屎苓、鸡屎

苓和铁蛋屎苓的 ｒＤＮＡ（１８ｒＤＮＡ，ＩＴＳ１５８ＳｒＤＮＡＩＴＳ２）和

βｔｕｂ１序列，扩增出的同源片段碱基序列完全一致，表明菌核
形态不同的猪苓为同一物种。

早期研究主要利用同工酶技术对不同形态猪苓进行遗

传多样性分析。Ｘｕ等［１９］对鸡屎苓和猪屎苓进行 ＥＳＴ同工
酶分析，发现２种菌株没有相对迁移率（Ｒｆ值）相同的酶带，
认为陕西猪屎苓和长白山区鸡屎苓的遗传差异较大，亲缘关

系较远。他经过调研发现长白山区生长的野生猪苓均为鸡

屎苓［７］，没有猪屎苓，所以提出鸡屎苓是长白山区特异的猪

苓种质资源的观点，认为华北、西北地区生长的猪苓多为猪

屎苓，东北长白山区生长的多为鸡屎苓［１９］。同工酶的表达

受生物发育过程中基因的控制，因此同一生物在不同生长阶

段表现出的酶谱可能不同［３４］，这使得利用同工酶技术进行

遗传多样性分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。

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，分子标记被广泛应用于猪苓遗

传多样性、亲缘关系、种群结构的研究。相关报道显示猪苓

的亲缘关系与地理分布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，东北猪苓与其

他地区猪苓亲缘关系较远。Ｘｉｎｇ等［３５］对１２个省４２个地区
猪苓菌核的ｎｒＤＮＡＩＴＳ和２８ＳｒＲＮＡ（ＬＳＵ）序列进行比对分
析并构建了基于ＩＴＳ＋ＬＳＵ序列的系统发育树，发现全国的
猪苓可以分为４个大的类群，其中东北（吉林、辽宁、黑龙江）
的鸡屎苓为单独的类群。Ｙａｎｇ等［３６］基于５个不同省份的７
批猪苓的ＩＴＳ序列构建系统发育树，结果显示，６批样品的系
统发育关系紧密聚为一支，而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野生

猪苓自成一支。

在分子系统发育研究中，样本量的增加对于揭示亲缘关

系和地理分布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。有学者利用 ＳＲＡＰ和
ＥＳＴＳＳＲ引物对不同地区的猪苓菌株进行聚类分析［３７３８］。

然而，由于这些研究中涉及的样本量较少，尤其是在陕西以

外的地区仅包含了单一菌株的样本，因此研究结果可能无法

准确反映猪苓亲缘关系与地理分布之间关系。而从

Ｌｉｕ等［３９］采用ＩＳＳＲ标记对１１个不同地区的３７份猪苓的分
析结果看，东北猪苓与其他地区的区别显著，无论是聚类分

析还是主成分分析，吉林及黑龙江的猪苓中均单独归为一

类。Ｌｉｕ等［３９］进一步基于猪苓转录组数据设计了５０对 ＳＳＲ
引物对４２份猪苓种质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分析。研究发现，２
个分支的猪苓个体在系统发育树上的聚类与地理位置显著

相关，其中一支的猪苓全部来自东北三省，这暗示它们之间

亲缘关系相近，而与陕西等地的猪苓亲缘关系较远。同时，

研究也发现吉林地区的部分猪苓也与陕西、云南等地区的猪

苓聚为一支，这表明随着样品来源的增加，即便在同一地区，

也可能存在着遗传上相距甚远的猪苓。Ｘｉｎｇ等［３５］在其研究

中发现，来自青海省的猪屎苓样品形成了单独的分枝，与其

他猪屎苓样品聚类较远。这说明即使具有相同形态特征的

菌核，也可能属于不同的系统发育类型，菌核的形态可能受

遗传以外的其他因素影响。

４　猪屎苓和鸡屎苓的菌种栽培潜力
生产上普遍使用猪苓菌核作为种苓进行无性繁殖生产

猪苓，苓种退化使得商品猪苓质量良莠不齐，无节制的乱采

滥挖也使得我国野生猪苓资源日益匮乏。猪苓菌种栽培是

指将猪苓菌丝形成的菌核作为种苓，与蜜环菌伴栽生产猪苓

的方法。采用人工培养的猪苓菌种代替野生菌核人工栽培

是解决猪苓种苓紧缺、实现猪苓可持续化生产的有效途

径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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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少科研工作者先后对猪苓菌丝形成菌核进行了研

究。Ｗａｎｇ等［４０］从野生猪苓菌核中分离到猪苓菌株，发现

其在小米培养基上可形成具有黑色外皮的小菌核。Ｇｕｏ
等［４１］将猪苓菌丝与伴生菌共培养，发现无论是在实验室培

养基上还是树棒上，均能发育成正常的猪苓菌核。Ｗａｎｇ
等［４２］在微观水平上证明菌丝形成的菌核和野外获得的菌

核结构相似，都有皮层和髓部。Ｃｈｅｎ等［４３］分别采用木屑培

养基和木屑棉籽壳混合培养基培养原种和栽培种，发现在

适宜的空气湿度和温度下，栽培袋口易形成纯白色且生长

较快的菌核组织。目前，关于菌丝形成菌核的机制研究仍

处于早期阶段，并且尚未广泛地应用于生产实践中。尽管

有极个别文献报道某些菌种栽培技术在小规模的田间试验

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［４４４５］，但在实际栽培区域，尚未观察到

这些技术成功应用的案例。

要实现猪苓菌种的人工栽培，筛选适宜的猪苓菌株是关

键。有研究报道，东北来源的猪苓菌株具有许多优良的培养

特性。Ｌｉｕ等［４６］从１７株不同来源的猪苓菌株中筛选出５个
不易老化、多糖含量高的优良菌株，其中２个菌种由东北野
生猪苓中分离得到，１个菌种由东北食用菌研究所提供，而
Ｌｉ等［４７］从１０株猪苓菌株中筛选出的多糖含量和菌丝生长
速率最高的菌株也由东北食（药）用真菌研究所提供。鉴于

东北地区主要分布着鸡屎苓，我们推测鸡屎苓菌株相较于猪

屎苓菌株可能具有更快的生长速度和更高的菌丝多糖含量，

这使得它们可能更适合作为菌种进行人工栽培。此外，鸡屎

苓菌株可能还具备其他尚未被充分认识的潜在优势。

Ｘｕ等［１９］和Ｃｈｅｎ等［４８］报道鸡屎苓和猪屎苓菌株在生长特性

上有明显区别，鸡屎苓菌株生长速度快，不容易老化褐化，能

形成菌核状组织。有学者还发现黑龙江来源的猪苓菌丝生

长速度最快，最易产生菌核和厚垣孢子，认为其大田繁殖能

力和抗逆境能力强，适合用于大田栽培生产［４９］。

５　讨　论
本研究从形态、品质、遗传和菌种栽培４个方面对２种

不同形态猪苓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归纳。整理了

猪屎苓和鸡屎苓的差异性、探讨了猪苓形态与品质的相关

性、分析了猪苓遗传相似性与地理位置的关系以及评估了猪

屎苓和鸡屎苓在菌种栽培方面的潜力。总体来看，猪屎苓与

鸡屎苓在这４个方面上均存在差异，这些差异可能源于它们
的遗传变异以及对不同环境条件的适应。然而，目前的基础

研究和应用研究已不能很好地满足猪苓产业高质量发展的

需求。因此，未来的研究需要对猪屎苓和鸡屎苓的差异进行

更系统、更深入的研究，以便更有效地指导生产实践。

在形态方面，不同研究者对猪苓的描述常带有主观色

彩，导致对猪屎苓和鸡屎苓的形态特征描述存在一定的重

叠。例如“长形块状”这一术语既被用于描述猪屎苓，也被用

于描述鸡屎苓［９，５０］。实际上，采集到的猪苓样品在形态上并

不总是严格符合传统上对猪屎苓和鸡屎苓的分类标准（图

２）。除了常见的猪屎苓和鸡屎苓外，还有如甘肃陇南报道的

马屎状猪苓［１０］，以及秦巴山区的铁蛋苓［８９］，其菌核近似球

形或扁块状、基本无分枝、质地较硬。康巴苓［８］菌核有分枝，

质地十分疏松，仅在陕西汉中有过报道。这些形态的多样性

表明，尽管以菌核大小、形状、表面特性等形态特征来区分猪

屎苓与鸡屎苓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，但为了提高分类的准确

性和客观性，建立更加科学和量化的指标是很必要的。

图２　非经典形态的猪苓

在品质方面，尽管普遍存在一种观点认为猪屎苓的品质

优于鸡屎苓，但目前缺乏足够的科学证据来支持这一假说。

现有的文献资料表明，无论是基于甾酮类化合物还是多糖含

量的检测，都无法充分证明猪屎苓的品质普遍优于鸡屎苓。

研究显示，陕西太白山区的猪苓质量较好［２８３１］，而较少东北

猪苓有效成分含量高于其他地区的记载，陕西多为猪屎苓，

东北多为鸡屎苓，所以我们认为猪屎苓的质量优于鸡屎苓的

观点具有一定的依据，但缺乏充足的证据予以佐证。遗传背

景、栽培方式、地域差异和生长环境等因素都可能影响猪苓

的品质，为更科学地评价猪屎苓与鸡屎苓，后续研究应在全

国收集猪苓资源，对２种不同形态的猪苓菌核进行全面、系
统的评价，以揭示猪苓外观形态与品质之间的相关性。

在遗传方面，目前研究表明，猪屎苓和鸡屎苓属于同一

个物种［９，３３］。东北猪苓与陕西等地的猪苓不仅形态差距大，

亲缘关系也较远。尽管如此，随着样本来源的增加，同一地

区内也出现了亲缘关系较远的菌株［３９］，且相同形态的菌核

也可能属于不同的系统发育类型［３５］。这些观察结果表明，

猪苓菌核表型的分化可能是由遗传、地理、环境或多种因素

共同作用的结果。我们在实地考察时还发现，有农户在吉林

白山市采挖到野生的鸡屎苓，在田间与蜜环菌伴栽两年后，

体形变大，形如陕西的猪屎苓（图３）。这说明猪屎苓和鸡屎
苓在外观上的区别可能是由环境因素造成的。猪苓在贫瘠

的环境下表面皱缩，为鸡屎苓；在外界营养充分时，体形变

大，形成猪屎苓，也有文献［５１］报道适宜的生态环境和肥沃
的土壤能提高猪苓菌核体积。但目前对猪苓遗传多样性的

研究仍然较少，为了更系统地研究猪苓的种质关系等遗传信

息，研究猪苓表型分化的影响因素，还需增加样品来源，提高

分子标记准确性，开展种系发生、地理起源推断及环境适应

性等方面的研究。

菌种栽培技术具有条件可控、易规模化、成本低廉、生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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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３　田间伴栽２年后体形变大的猪苓

环境友好等优点，是解决猪苓种苓紧缺问题的有效途径之

一。如果能够突破该技术，将大大节约种苓和保护野生菌

核资源，对猪苓可持续发展、农民增收都具有重大意义。研

究表明，鸡屎苓菌株能形成菌核状组织［１９］，可能更适宜用

作菌种栽培猪苓。除此之外，鸡屎苓菌株生长快、抗逆性强

的特性可能有望解决目前菌种栽培技术存在的结苓小、不

易存活等问题［４５］。本课题组及国内其他科研人员长期致

力于猪苓菌丝形成菌核的相关研究工作，虽在实验室条件

下取得了一些进展［５２５４］，但目前还未能应用于生产。有研

究报道从野生猪苓子实体和菌核中分离的１１株猪苓菌株
中只有２株可以形成菌核［４４］，有学者开展了４种菌种的大
田栽培试验，发现猪苓菌丝消失，均未采集到菌核，可能是

由于菌种抗逆性差，不能适应野生环境［５５］。因此，在野外

林间进行菌种的实地栽培才是验证菌种是否能用于生产实

践的直接证据。

猪苓和蜜环菌属于真菌间较特殊的共生关系［５６］，猪苓

依靠蜜环菌提供营养成分，不同的环境可能会影响蜜环菌种

群的组成，从而对当地菌株的遗传结构形成选择压力。Ｘｉｎｇ
等［５７５８］基于系统发育网络分析揭示了猪苓蜜环菌系统发育
的相关性，亲缘关系较近的猪苓类群更倾向于与亲缘关系越

近的蜜环菌共生，并且蜜环菌在共生关系上表现出更显著的

系统发育信号，这都暗示蜜环菌可能是影响猪苓种群结构的

因素之一［５９］。Ｌｉ等［２９］测定不同产地野生猪苓样品中麦角

甾醇含量，发现麦角甾醇含量较高的４个地区的猪苓菌核上
长有明显的蜜环菌索，所以推论猪苓菌核的麦角甾醇含量高

低可能与其环境中的蜜环菌有关。具体蜜环菌对猪苓质量

品质、种群结构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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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５０］　ＹＡＮＧＨＹ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ｋｅｙ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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ｙｐｏｒｕｓｕｍｂｅｌｌａｔｕｓＡｒｍｉｌｌａｒｉ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［Ｊ］．ＳｃｉＲｅｐ，２０１７，７
（１）：４２２６．

［５８］　ＭＥＮＪＸ．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Ａｒｍｉｌｌａｒｉａｇｒｏｕｐｏｆ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ｕｍ
ｏｆＰｏｌｙｐｏｒｕｓｕｍｂｅｌｌａｔｕｓ，ａ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ｆｕｎｇｉ［Ｄ］．Ｂｅｉｊｉｎｇ：Ｐｅｋｉｎ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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